本檔案未經整理
在加里肋亞加納的婚禮                                                   穆宏志
儘管我們不知道加納在哪裡，也不知道婚禮是什麼時候擧行的，更不知道新郎新娘是誰，但這個婚禮卻是歷史上最常聽到的婚禮之一，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其中有何象徵性的解釋。最好先仔細閱讀故事，但不是讀我們已經知道的，因為原本對故事的認識反而會變成了解這故事的障礙。因此我們首先要做的便是把這個故事分為幾個小段落，然後看看其中的關係。
首先我們要介紹這些小段落的概要。為什麼這麼分，我們後面將有所說明。這綜合介紹將有助於了解故事的整體發展：

A‧序言1—2
B‧酒缺了。耶穌的母親與耶穌之間的對話3—4
C‧耶穌的母親對僕役們說的話5

D‧石缸6

C′‧耶穌對僕役們說的話7—8
B′‧有酒了。司席對新郎說的話9—10
A′‧門徒們的信仰11

（故事的過渡與銜接：耶穌和他的母親、弟兄及門徒們下到葛法翁12）

也許有人要說是否可將C D C′三個小段落放在一起（因為有人會認為石缸這一段落非常短，如果將它視為獨立的段落有點奇怪），但我認為不把這三個小段落放在一起將會更清楚。
A—A′‧故事的開始與結尾
1—2第三天，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耶穌的母現在那裡；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婚宴。
11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跡，是在加里肋亞加納行的；他顯示了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們就信從了他。
12此後他和他的母親、弟兄及門徒們下到葛法翁，在那裡住了不多幾天。
將開始與結尾合看有其道理的。
故事一開始提到時問 “第三天”，一方面將這章與前面一章有關耶穌和牠的門徒們的故事聯在一起，另一方面與最後一句 “他和他的門徒們下到葛法翁，在那裡住了不多幾天” 相連，有前後呼應的效果。
除了時間外，故事開始的幾節說明了當時的環境和情況。首先說明了地方：加里肋亞的加納，這地名結尾時又提一次，將故事帶入尾聲。其次說明了情況：是一場婚宴。「婚宴」二字只出現在故事開始的前兩節，按原文是在那兩節的開頭與結尾。「婚宴」二字把故事的開端獨立起來，與整個故事分開。「婚宴」這件事對於製造故事的氣氛及帶入故事的情節而言是必須的，因此後來在故事裡沒有再提「婚宴」。故事的發展過程中，一開始提到擧行婚宴的地方非常重要。故事結束時雖然又提到「加里肋亞」，但沒有再提到「婚宴」，這是因為「加里肋亞」與故事開始所提到的「地方」前後呼應。而後來沒有再提婚宴，則因故事的重點不在婚宴，而在耶穌的行動，在加里肋亞這地方耶穌行奇蹟。這其中的變化含義深遠。
最後是人物。人物分兩部份出現在故事裡，先是「耶穌的母親在那裡」，後來是「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婚宴」。有關耶穌的母親在那裡，耶穌是否也應受邀請，我們不需追根究底。重要的是注意到故事開始時，他們兩人不在一起。到了第十二節「此後他和他的母親、弟兄及門徒們下到葛法翁」。加上了弟兄們，使得他母親這邊的人更多了。故事發展到這，兩群原本分開的人才在一起，卽是說去參加婚宴時兩群人是分開的，婚宴結束時，才一起離開。這一細節又讓我們注意到中間發生了一件事。
可見從故事開始到結束，不論人物之間的關係，或故事的情節發展均有改變。藉著奇蹟的故事，上述種種關係有所變化。
B‧奇蹟開始的情形
酒缺了。
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回答說：「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
故事開始用兩種方式描述。先是敍述者直接告訴我們，句子很短。因此，有些古抄本將句子加長：「後來缺了酒，因為婚宴的酒喝完了」。其實大可不必。原句含有多種語氣，不是「因為酒缺了」或「當酒缺了」這些加長的句子所能相比的，這完全要看讀者如何去了解這句話。不論如何，作者保留了原句的語氣，他只說出缺酒的事，這是奇蹟的開始和核心，整個故事的發展卽是針對此事的一項答覆。
耶穌的母親與耶穌之間的對話是許多評論的焦點，我們後面將會提到，現在要交代的是這對話在故事發展中有何作用。一方面它說明剛提的缺酒一事，現在由故事開始時的一個人物口中說出，這樣不只連接了故事的前段，也將故事向前推展，因為同時 “另一人” 也在尋求解決之道。耶穌母親的話是用來肯定敍述者所說的缺酒，她對耶穌說出這事，似乎是想要耶穌揷手介入，然而這正是耶穌所拒絕的。在此姑且不談其中可能含有的較深意義，耶穌的答話清楚地表明，卽使他母親已答應幫忙，倘和這事沒有關係。故事發展至此，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C‧耶穌的母親對僕役們說的話
他的母親給僕役說：「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原文意思是耶穌可能會吩咐，而不是一定會吩咐）
耶穌母親的這些話可用來打破僵局。我們看過耶穌的母親未能讓耶穌參與解決缺酒的事，現在她試著讓他與其他跟這件事有關的人建立關係，進而解決問題。當然她可以用別的方式說話，但她並不是對耶穌而是對僕役說話，注意力暫時偏離了原來缺酒的事，雖然事實上只是在繞圈子。這裡應該注意的是耶穌的母親對僕役說話時，並不確定耶穌是否要幫忙，那純粹只是個條件句，也許更好這樣說：「萬一他吩咐你們什麼……。」
D‧石缸材料的意義
「在那裡放著六口石缸，是為猶太人的取潔禮用的，每口可容納一百公升左右的水。」
誰會想到解決酒荒的關鍵就是故事開始所提的這六口石缸，因此我們可以發覺石缸在故事裡有懸疑作用。耶穌的母親第一次要耶穌幫忙失敗之後，必須有段時間看看第二次是否可行，石缸的描述提供了這段時間。此外，六口石缸還有其他作用。這裡要解決酒荒，酒是液體，最好有隨手可得的容器，容量愈大愈好。石缸在故事裡是解決酒荒的可能設備，而耶穌的母親對僕役們所說的話也具有解決酒荒的可能，兩個可能加在一起，便讓我們先前因耶穌拒絕了他母親所產生的失望，至此再燃起一絲希望。
C′‧耶穌對僕役們說的話
耶穌向僕役說：「你們把缸灌滿水罷！」
他們就灌滿了，直到缸口。
然後耶穌給他們說：「現在你們舀出來，送給司席。」
他們便送去了。
這不是對話，因為只有一人說話，而聽者沒有答話，這裡僕役們答覆了耶穌母親對他們說的話。事實上耶穌對僕役們說了話，因而耶穌母親的話產生了效果。而且又提到石缸，這可能也與解決缺酒有關。相反地，直到現在還沒有耶穌的母親第一次所說的話的答案。這一段落與B無關，而與C有關，因此我們稱它為C′。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故事的轉捩點就在石缸的描述。D段是故事的中心。在C′段中有兩個新因素，一個是水，耶穌要僕役將缸灌滿「水」。但這與前面第二段缺酒的事互相矛盾，將石缸灌滿水與缺酒毫無關聯，相反地更偏離了主題。另一個新因素是新出現的一個人物：司席。這個人物在前面故事裡為解決酒荒的對話中一直末露面，現在突然出現，而讓我們離解決缺酒的主題愈來愈遠，因此這一小段在故事浬應有其不尋常的功能。故事進行到這裡，一方面我們覺得問題有希望解決，但另一方面這希望又馬上破滅了，因為故事似乎並不針對缺酒一事而是朝著另一個方向進行。這一段落結束，一切尚未解決，因此須看下一段落。
B′‧司席的反應及他對新郎說的話
司席一嘗已變成酒的水—並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舀水的僕役卻知道—司席便叫了新郎來，向他說：「人人都先擺上好酒，當客人喝夠了，才擺上次等的；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
在這一段落，終於又聽到「酒」這個字。因為缺酒，整個故事才得以發動，現在故事也因「酒」的出現而結束。在故事裡「缺酒」提了兩次，「有酒」也提了兩次。第一次是敍述者告訴我們水變成酒，這與開始作者告訴我們的「酒缺了」相呼應。第二次是司席大聲說：「人人都先擺上好酒」，如此大家便都知道有酒了，然而這其中的變化相當大。故事最先的對話是在耶穌的母親與耶穌兩人之間，現在兩人都不在。說話的人由耶穌的母親轉到耶穌，再轉到僕役（以行動代替答話），最後轉到司席。在這一段裡，司席向一個在本故事中從未出現的對象說話，卽滿臉困惑的新郎（我們假設）。新郎的出現叫人記得我們是在一個婚宴中，這是故事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的。在司席以前，最後一個說話的是耶穌。而同席喝了酒後，沒有對耶穌卻對新郎說話，因此這兩人—耶穌和新郎必有關係，這關係有其象徵意義，我們暫時對此不多說。缺酒的事旣已解決，奇蹟的故事可以結束了。
然而由故事最後幾節可以證明，奇蹟的故事是穿揷在一個較長的故事裡。最後一節，除了它在時間上與故事開始所提的時間有前後呼應的關係外，還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方面，我們稱所發生的整個故事為「神蹟」，或更具體地說：「神蹟的開始」。若望福音作者常將奇蹟說成「神蹟」，這一說法非常適用於本故事。在故事裡沒有一句話將水變成好酒說成了不起的大事（我們僅是間接由司席口中—由附屬關係子句得知水變成酒）。司席的話證實了水變成酒這件事。神蹟便是這件所發生的事，我們也稱這神蹟為「顯示光榮」，這是若望福音序言裡的一個主題。因此這故事不是在談論法術，而是與啟示的領域有關，這在下文將有所說明。
· 在加里肋亞加納的婚宴‧人物之間的關係
前文分析了本故事的發展。我們也說過這故事裡又另有一故事，因此不是這個故事，而是這些故事。這可幫助我們了解其中人物的彼此關係，因為並非所有的人物都屬於同一水平，他們與故事的關係相當不同，這是現在要釐清的。
首先，故事開始或結尾所出現的人物並不都與奇蹟有關。相反，與奇蹟有關的人並未都出現在故事開始或結尾。但為了故事的延續與發展，一定有些與奇蹟有關的人旣出現在故事開始也出現在故事結尾。根據這點，我們便可將故事中的人物分為三類：與奇蹟無關的人，與神蹟無關的人，與奇蹟和神蹟皆有關的人。
與奇蹟無關的人
尤指門徒。他們在整個故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故事的第l、11及12節被提了三次，但他們並沒有參與奇蹟。故事說他們受邀參加婚禮，而假設他們從頭到尾都在婚宴上。雖然他們參加了婚宴，可是其間一句話也沒說，形同木頭人，直到婚宴結束後他們才有所行動。如果把這個奇蹟的故事看成一齣舞台劇，那麼這齣舞台劇便是特地為他們而演的。他們沒有上台表演，而只是在舞台劇結束後才鼓掌，是一個表達信仰的沈默鼓掌，是一個被耶穌說服的鼓掌，也是一個追隨耶穌進而來說服別人的鼓掌。這在故事裡說得很清楚，他們不是因為受到新郎或新娘的邀請參加了婚宴，而是以耶穌的門徒的身份參加婚宴。故事裡三次提到他們都是以「他的門徒」稱呼他們，而他們在那裡是為了聽、看耶穌的所言所行。
與神蹟無關的人
我用這個奇怪的說法說明有哪些人參與了奇蹟，但他們在故事開始或結尾都沒有出現。他們參與了這不尋常的事件，但不知他們是否領悟到其中的意義。在第六章26節，有與這很類似的情形出現，耶穌說：「不是因為你們看到了神蹟，而是因為吃餅吃飽了……」（在本章則是喝了好酒。）
首先我們看看與耶穌沒有關係的人：司席與新郎。他們中沒有一人和耶穌說過話或聽過他的話，他們只因酒而非因神蹟與耶穌有關係。不僅如此，他們之間也不曾說過話。司席僅負責將所發生的事—水變成好酒的事說出來。他向新郎說，但他弄錯了對象，因此新郎沒有回答他。新郎在整個故事裡什麼也沒做，而現在也不答話。他在自己的婚宴上，但完全置身於所發生的事情之外。但是他在故事裡並非是個可笑的角色，他的角色有其作用，是他接受了缺酒之事已解決的預報。司席向他說，但他沒有回答，因為他可能不是這個水變酒的奇蹟啟示的對象。他也因為這模稜兩可的角色，而成為故事裡的一個象徵。
司席是水變酒這件事的受惠者。僕役們將水從石缸裡舀出來送給司席，是他將好酒的事說了出來。但他也和新郎一樣，只是個中介角色，我們藉著他才知道有酒。他負責發佈消息，雖然弄錯了對象。他不知道酒從何處來，但他也懶得問。因此他與耶穌毫無關係，在故事裡他看到了酒，如此而已。他完成通報的任務，就此退出舞台。
僕役是邊緣角色的人。從一方面來看，他們不但與耶穌的母親也與耶穌有關係。這裡沒有必要追究耶穌的母親及耶穌是以什麼資格或身份命令僕役，文中沒有提到也沒有暗示，只知道二人與僕役不是同等關係。他們二人多次均以命令口吻向僕役說話，但僕役們都沒有答話，他們只執行耶穌的母親及耶穌所下的命令。他們參與了這奇蹟，但因為沒有說話，不知他們是否瞭解神蹟的意義。福音告訴我們「因為僕役們舀水，所以知道水已變成酒」。他們不像司席或新郎，他們確實知道水變酒。在新約裡以一種很少見的名詞稱呼私人家庭的僕役，叫他們為執事，這名詞與公共團體的僕役較有關聯（特別是基督徒團體），因此他們與耶穌的關係要比與新郎或司席的關係更密切。但因他們默不作聲，沒有為所發生的事作證，因此不能將他們歸於瞭解神蹟意義的人物當中。
與奇蹟及神蹟皆有關係的人
有兩人：耶穌及他的母親。本福音的作者稱耶穌的母親時不以名字稱她，我們也尊重他的習慣。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及每人與故事主題的關係相當複雜。
母親與故事的關係。耶穌的母親是奇蹟的遣發人，是她用一句話將缺酒的事說出來（根據文法，「酒缺了」這句子是耶穌母親對耶穌所說的話的附屬子句）。無論當她對耶穌或對僕役說話，都是想讓耶穌成為解決缺酒一事的實行者。由此我們能瞭解為何耶穌拒絕後，耶穌的母親還繼續對僕役們說話。耶穌的母親第二次介入缺酒之事，有時會成問題（或引起誤會）。如果把耶穌的母親第二次的介入，看成和第一次一樣是個哀求，的確會成問題。但如此便改變了作者給他們二人在故事裡的功能。如果耶穌的母親要求奇蹟出現，那麼她是實行者，是她想解決問題，而耶穌只是個協助者。繼續信任一位拒絕幫忙的協助者是毫無意義的。耶穌的母親為了解決酒荒不管用多麼虔誠與神聖的手段，如果我們想她只是為了要耶穌幫忙，便是誤會了作者的原意，作者想要描述的情況比較單純。耶穌的母親是奇蹟的遣發者，她將故事向前推展，而實行者是耶穌。這由母親的話可看出，她旣是奇蹟的遣發者，所以當奇蹟完成後，她不再出現在奇蹟的故事裡，她的角色已經完成。
耶穌的母親與耶穌之間的對話。我們不能因為前面的解釋而不去瞭解耶穌為什麼對他母親說了那些不平常的話，以及兩人在故事中及奇蹟發生以後的關係。
耶穌對他母親所說的話在任何情況都是少見的，在這故事裡開始的稱呼更是不尋常。現在分別討論與這有關的因素。女人，耶穌稱他母親「女人」，這雖然不是個不禮貌的稱呼，但在此情況也不是一個合適的稱呼。在故事裡「耶穌的母親」或「他的母親」出現四次。這表示作者不是不知道「母親」這字眼的含義，或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但他選了「女人」這個字眼必有其用意。「女人」不否認她是母親（女人是做母親的第一個條件），但也不承認她是母親。在本福音中耶穌稱撒瑪黎雅婦人（第四章）及瑪達肋納（第廿章）為「女人」。她們首先從耶穌口中得知他卽是默西亞（撒瑪黎雅婦人）和復活的啟示（瑪達肋納），因此「女人」在此並沒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但根據上面所提的例子，我們可以循著一個方向來思考：耶穌與他母親的關係不單是母子關係，從啟示與救恩的觀點來看，她也是耶穌的門徒。
另一個因素—— 一句重要的話「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在這句話裡我們可發現同樣的道理。因了誤解這句話，多次將它譯錯，而造成不少混淆。比如譯成：「你和我與這有什麼關係？」將母親與耶穌連在一起面對缺酒的事，這樣便無法瞭解為何耶穌拒絕後，他的母親仍然關照僕役照耶穌的話去做。其實，這句話的原意正好相反。耶穌對缺酒一事沒說一句話，也沒有理會向他說這事的人。這句話原是照希伯來文譯過來的，希伯來文通常用這說法將兩個人或一個人與一件事分開。新約其他地方也有：魔鬼用這種敵對的語氣反對耶穌。但在本故事裡，這一說法沒有敵意，而只是把兩人分開，如此而已，但也意味著他們的關係已經改變，前面他已用過「女人」招呼自己的母親。
耶穌答覆他母親的另一句話「我的時刻尚未來到」，雖然不易確定是肯定句或疑問句，但無論如何，可以證明前面的看法。通常我們將它視為肯定句，因為在若望福音中「時刻」指的是光榮的時刻，是受難與死亡的時刻，是離此世歸父的時刻。根據這一了解，整句的意思應是：「雖然你是母親，但現在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只有當時刻來到時，那時才有母子關係（她不只是耶穌的母親，也是他所有門徒的母親，這在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可以看出：耶穌先稱他的母親為「女人」，然後以她為「愛徒的母親」）。」也可將這句視為一個疑問句，那時意思便是「難道我的時刻還沒有到嗎？」這裡指的時刻便應是做默西亞的時刻，一如本福音的另一些例子所指。如此這句話的含意對耶穌的母親而言，表示耶穌當默西亞時必須與她終止母子關係，直到時刻結束時才得以恢復。不論從那個角度看，這句話的神學含意與故事的敍述過程及人物之間的關係完全符合。
耶穌的母親及耶穌在故事中的功能
我們已說過在奇蹟的故事中，耶穌的母親是個遣發者的角色，但在整個故事中則不然。先說在整個故事裡，耶穌是被邀請的客人。這個被動語氣的說法用的極為高明，因為其中可能隱含了其他意義。當我們第一次讀這故事，說到耶穌被邀請，會想他是被新郎新娘（或其中一人）所邀請。但當整個故事結束後，卻發現不論在故事進行或結尾時，他與這對新人都沒有一點關係。至此我們才瞭解這被動式原來就是希伯來人常用來指謂他們所不敢稱呼的天主的。天主才是真正的派遣者：在這故事裡耶穌是被天主派來的。他被派來不是為了行奇蹟，而是如故事結尾所說的，是為顯示自己的光榮。現在我們也瞭解這奇蹟是要讓門徒們看，水變酒的奇蹟向他們顯示了天主的光榮。故事的過程相當長。當耶穌接受了實行者的角色而開始執行任務時，僕役們是他的命令（他的話）的承受者；水變酒的事是為司席而設的；新郎是預報的承受人；他的門徒則是啟示的對象。因此見了奇蹟有所反應的不是新郎，而是門徒們。故事呈現了上述不同的層面。所謂的奇蹟便是耶穌如何完成他啟示的任務，也就是整個故事的過程。
這也說明在故事結尾，人物間的關係改變了。最後是一些弟兄和耶穌一起下到葛法翁（第七章他們又分開了），耶穌的母親是屬於門徒這一群的（十字架前的一幕可作證明）。這故事將主題呈現出來：顯示光榮，因此加强了門徒們的信仰。
· 在加里肋亞加納的婚宴‧象徵
我們知道「象徵」在若望福音中的重要性。或藉象徵呈現主題，或經由主題而予以象徵性的解釋。雖然如此，我們也不可憑空想像，必須好好瞭解故事的內容。
首要象徵：酒
當我們將故事分成幾個小段落而分別加以分析時，曾經看到有一小段落裡沒有人說話，也沒有出現任何人，只有石缸。這是介於耶穌的母親對僕役們說話與耶穌對僕役們說話之間的那個小段落。我們也指出這個小段落含有內在心理時間效果，並且讓故事得以繼續進行，但其中還有更深的意義。因此這個小段落有擧足輕重的地位。
關於這些石缸有過許多象徵性的解釋，要了解這些解釋，必須從注意故事裡的一些細節開始。有六口缸，是石頭做的，每口缸容量一百公升左右。這三個細節各有其象徵的意義。我們從哪一個說起呢？
應該從故事中與這些細節有關的某個情節開始，比方可從耶穌向僕役們說的話開始，「你們把缸灌滿水罷！」「灌滿」這個動詞值得注意，在下一句中作者也强調「灌滿了」。事實上缸是石頭做的與把缸灌滿水並沒有關係；一個指的是材料，一個是容量，兩者非同類，互不相干。但如果我們知道每口缸的容量，而也知道有六口缸，那麼兩者則互有關聯；相反地，如果我們不知道每口缸的容量，只知道有六口或廿五口缸，那也沒用。如果我們知道石缸的水滿了，那麼必須知道每口缸的容量有多少。或者知道石缸容量多少，也須知道石缸是否滿了。二者缺一，都沒有用，這是兩項在文中具有同一功能且互有關聯的細節，缺一不可。
故事强調變出的酒很多，約六百公升，一般家庭不會存那麼多酒。那麼多酒有什麼意義？聖經有關天主對未來的許諾中，經常有「酒」的出現：
“萬軍的上主在這座山上，要為萬民
擺設肥甘的盛宴，
美酒的盛宴；
肥甘是精選的，
美酒是醇清的。”
（依撒意亞廿五章第6節）
這個依撒意亞古老的許諾較注意的不是酒的量而是酒的質（在我們的故事中也提及此）。耶穌時代的，猶太教人士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個故事，他們描述在默西亞時代，每棵葡萄樹會有一千枝葡萄藤，每枝葡萄藤會有一千串，每串會有一千粒葡萄，每粒葡萄會有一千公升的葡萄酒。這是對默西亞時代的期待。但耶穌沒給得那麼多，從沒達到奇天幻想的程度，不過任何時候他所給的常超過我們所想的，因為他給的酒不是由葡萄樹而是由水直接變來的。因此這個奇蹟裡默西亞意義十分清楚。故事裡最主要的象徵便是藉著「酒」告訴我們默西亞時代已經來臨，豐盛的美酒代表了默亞西的來到。
這種解釋與故事結尾所說的「耶穌顯示了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們就信從了他」完全符合。因為奇蹟顯示了他就是默西亞，因此門徒們就信從了他。其實在前一章召叫的故事，已預備顯示耶穌是默西亞，那時安德肋向弟弟西滿提到耶穌時便稱他為默西亞。然而直到現在，我們才清楚地看到門徒們共同對他的信仰。門徒們第一次接觸耶穌時所產生的直覺，藉著這個奇蹟得以肯定，並加增了對耶穌的信仰。
我們現在談談司席所說的「好」酒。他說：「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酒的豐盛表示默西亞已來到，酒的好壞也如依撒意亞書裡所說的一樣，表示對當時的一個許諾。默西亞的來臨表示等候的時刻已完結。不僅有豐盛的酒，且是醇清的陳年美酒。因此司席所說的「到現在」有其深刻的含意。不只說出新郎把好酒保留到婚宴的這個時刻，也說出把好酒保留到歷史上的這個時刻，保留到默西亞時代的開始。
現在可把另外兩個細節連在一起。在講洗者若翰的作證時，我們已解釋過他解鞋帶的意義，另一個細節是說有妻子的人是丈夫，在這裡「新郎」也有相同的意思。福音已暗示耶穌就如新郎 ∕丈夫。在故事進行中新郎的角色非常模糊，但到了結尾卻很重要，我們已說過由於他的身份及在故事裡扮演的角色，使得他極負象徵意義。現在我們看到司席向新郎說話。但我們知道給酒的人是耶穌不是新郎，司席弄錯了。然而事實上弄錯的人是我們這些讀者。司席向新郎說話，而新郎就是耶穌，也就是說司席在對耶穌說話，他就是那位給了酒，把好酒保留到這個時刻的人。故事裡不同的暗示，不同層次的象徵，在這重要主題上不謀而合。
酒的次要象徵
談到石缸時，我們已注意到有六口，這也有其象徵意義。「七」是個圓滿的數字，在加納，那時是猶太時代，因此還未達到圓滿，還缺了一項。耶穌的來到，也就是說默西亞的來臨才能彌補這項缺憾。而在這故事裡默西亞用了這些豐盛的酒（卽默西亞的記號），讓人忘了本來讓人遺憾的缺酒一事。
另一方面缸是石製的。如果不繼續看文中下一句「是為猶太人取潔禮用的」，那麼「在那裡放著六口石缸」這句話似乎沒什麼特別。石缸的水是為取潔禮用的，那麼應是純淨的。對這禮儀而言，石製的要比木製的或陶土做的更適合，也就是說我們是身處在舊盟約的一個取潔禮。然而這時不只是有豐盛的酒，而石缸的水也不見了。這其中的意義不僅表示默西亞已來了，而且他取代了舊禮儀，也就是說舊的時代已結束了，新的時代正在開始。我們知道這「一物代一吻」、「替代」的主題一直是本書到第十章重要主題之一。而這水變酒的故事正是「替代」主題的第一次完成，下一章耶穌在聖殿趕走商人的故事使我們再次看到。
這些與酒、水、石缸有關的次要象徵在故事裡已說得相當清楚。然而只因為有酒而想到這可能暗示與聖體有關，這種看法不應是其中原有的本意，因為在故事裡我們沒有發現其他的細節可以證明與聖體的關係。
其他的次要象徵
「第三天……他顯示了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們就信從了他」。句中「第三天」如果譯為「兩天後」，雖然就時間觀點而言，意思完全相同，但將會破壞其中原有的深刻含意。這「第三天」是一個古老的說法。當我們讀到「第三天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時，不能不注意「第三天」這個說法的含意，若再注意到故事結尾說到「他顯示了自己的光榮」，不能不聯想復活正是彰顯光榮的時刻。因此這是個預報，所提到的「第三天」應讓我們想到復活，與復活的主題有關。
話得說回來，若望福音講耶穌復活時不用「第三天」而用「一週的第一天」，那麼上述的看法如何？可是如果我們證實了在對觀福音裡也是那麼說時，便會同意這個看法了。在這裡我們不是按字來提示福音裡復活的描寫，而是使人想起傳統格式。根據若望福音的觀點，耶穌受難正是彰顯光榮的時刻。這部福音作者的獨特觀點並非把後者的時間取代了前者的時間，而是將復活光榮的時刻提前了，將受難與復活合而為一，藉此他顯示了自己的光榮。
「女人」的象徵意義。耶穌稱她母親為「女人」，這種稱法讓人覺得奇怪，其中應有其象徵的意義。這讓我們想起伊甸園裡的女人，這女性在創世紀前三章僅是被稱為「女人」，和奇蹟故事裡耶穌的母親一樣沒有自己的名字。創世紀第三章快結束時才給她取了個名字叫「厄娃」，意卽「生命」，因為她是衆生的母親。在水變酒的故事中也出現了「女人」的主題。如果我們接受若望福音為介紹耶穌而有一週全的安排，可讓我們更容易想到創造的主題，那麼有關樂園的暗示就不離題了。毫無疑問的，這兩個故事所提到的女人，必有其關聯，但這關係是分屬不同層面。在奇蹟的故事裡，耶穌的母親在被稱為「女人」之前，自開始便已是母親，然而她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曾是任何人的「太太」（女人）。創世紀裡的女人則先是女人，後來才是母親。因此兩者順序相反。在奇蹟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了一對夫婦，當然這對新人不是耶穌，也不是他母親。而「女人」的象徵意義在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幕更顯出其意義。奇蹟故事裡，「女人」的象徵意義只是後來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幕的一個預備而已。
婚宴。這故事發生在一個婚宴上。「婚宴」是整個故事發生的背景。整個氣氛快樂而熱鬧，因而「酒」在此發揮了它的功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象徵意義顯然易見。「婚宴」可說只是讓故事得以進行的一個出發點，因此在故事裡那對新人沒有扮演任何角色。我們只看到新郎，在故事裡他是個象徵，他的角色只是讓我們意識到真正的新郎也在那裡，賦予了故事主要象徵更深的意義。婚宴就其本身而言並沒有多大的意義，說它是個預報，似乎太牽強；說它與婚姻聖事的建立有關，更是不可能。只因耶穌來參加便解釋這婚禮與婚姻聖事有關，理由十分薄弱。也許有人將這兩件事看成是兩個平行象徵。耶穌參加了這婚宴，而這個參與可能是他聖事中臨在的一個象徵。但我們發現這種解釋是從聖事連想到加納的這個婚宴，而非從加納婚宴想到婚姻聖事。因為我們先瞭解了婚姻聖事，然後把它與這婚宴的故事架起關係。
整部若望福音有很多的象徵部份，如果沒有就此好好瞭解其中的意義便會使這部福音黯然失色，令人遺憾。然而如果缺乏理論根據，而隨便詮釋，那麼便會曲解原意。在本章所解釋的象徵主題中，我盡量在故事所敍述的範圍內，就故事可能包含的象徵意義就各層面加以分析，這樣的詮釋才有可靠及充份的基礎為其依據。
· 在加里肋亞加納的婚宴‧神學內涵
由上面所談過的主題，我們可清楚地知道其神學內涵的重要性。但因有人常認為此主題所提到的神學內涵並非是最重要的，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對此詳加說明。
基督論
這部福音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他賦予加納的婚宴的意義：耶穌顯示光榮。耶穌為了門徒們的信仰，藉著第一個神蹟，顯示了自己的光榮。有關這點在我們談到故事的結構或主要象徵時都已討論過，而這也和整部福音的進展完全符合。這部福音序言裡便說到聖言降生為人，顯示了他是天主的獨生子，顯示了他的光榮，而藉著我們對他的信仰，我們分享了義子女的關係。整部福音從頭到尾都强調信仰和永生的關係。
要瞭解加納婚禮中的神蹟，必須瞭解其歷史背景及神蹟意義：故事裡所發生的事，含有啟示意義的真實事件。在此要特別說明，為了避免談論故事象徵時缺乏歷史根據，必須强調其歷史性。除非事先否定奇蹟的可能，或因在其他文化中有過水變酒的事，因而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否則其象徵意義不能抹殺事件的真實性。聖言降生成人和耶穌復活的奇蹟，讓作者默想水變酒的奇蹟的意義，也讓我們默想這其中所包含的啟示的意義。
本故事的前一章可幫助我們瞭解加納婚宴裡默西亞的啟示，與其說是默西亞，倒不如說是耶穌的啟示。在第一章整章裡，自從洗者若翰否認自己是默西亞後，故事的重點便集中在耶穌這個人身上及他是默西亞的這個奧跡上。他在加納所做的便是默西亞的行動。福音作者根據他所瞭解的耶穌在加納的行動有何默西亞的奧跡，而寫下了這個故事。
因此，耶穌在加納開始了他的神蹟。若望稱奇蹟為神蹟或記號，他所關切的是神蹟的意義及它與另一層更高真實面的關係。並非對觀福音不看重耶穌所言所行中所含更深的意義；然而若望福音以一種獨特及更具深度的方式去描繪它。根據前面幾部福音的觀點，耶穌的奇蹟證明了天國及救恩已經來臨了。在若望福音中特別顯示了耶穌這個人，耶穌、天主子及默西亞所擁有的人的尊嚴，也顯示了在他身上可找到救恩。這其中的深長意義在第四部福音，藉著一些長篇的講詞裡所提到的奇蹟的故事已說得很清楚。不過加納奇蹟不在任何一篇講詞中。通常稱這篇耶穌所行的第一個奇蹟，但根據福音的作者，這是奇蹟的開始，卽表示以後還有許多奇蹟。這不僅是第一個，且是一連串奇蹟的開始，因它是記號，換句話說，因這奇蹟的意義，它與其他奇蹟有密切的關係。由這些整體的奇蹟可看到啟示是如何發展的，水變酒的奇蹟只是起點。一個接一個的奇蹟漸漸描繪出在基督身上可看到的各方面豐富的救恩行動。
「他顯示了自己的光榮」。在前一個主題中我們强調了耶穌所行的奇蹟有何默西亞的意義，然而故事裡所暗示的不僅如此。他不僅是猶太人所等待的默西亞，他且藉這奇蹟顯示了福音序言所說的他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對於任何一個讀者，說耶穌的光榮，就是說已成為血肉的天主子的光榮。但對本福音作者而言，除此之外還會讓他想到耶穌的復活。也許對某些讀者也是如此，有關這點我們在前一主題中已說明過。
「光榮」這字眼讓人想起舊約裡雅威可見的光輝，藉這光輝，天主住在他的人民當中，無論是在曠野或在耶路撒冷的聖殿，這證明天主與他的子民在一起，也證明雅威分享了他子民的歷史。
降生為人的聖言的光榮就在於透過他的人性讓我們認得他就是天主子；還有他也能發射與我們相通的天主性。但直到逾越節日，從死者中復活之前，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的光榮一直被遮蓋著，他只藉著奇蹟顯示他的光榮，基督的天主性的光榮在他的人性裡同時顯現叉隱藏。他的人性能夠為了我們的得救而受苦，在我們得救之後，藉著他的復活，耶穌的人性及他的肉身能進入到先前有的天主子的光榮中。
第四部福音是以啟示性的筆法談耶穌的顯現。耶穌的受洗是第一個顯現（第一章31節）：耶穌隆重地被稱為天主子，同時也被賦予救恩的任務。尤其是他從死者中復活後，我們更可清楚瞭解到他從前顯現的意義。耶穌在提庇黎雅海邊又「顯現」給門徒。他是這麼「顯現」的（廿一章第一節）：他先讓門徒們（這些門徒當中特別提到納塔乃耳，他是加里肋亞加納人）體驗打魚的奇蹟，網裡滿是大魚，後又一起與他們用餐。「耶穌從死者中復活後，向門徒們顯現，這已是第三次」。（廿一章12到14節）
根據本福音作者的想法，耶穌的第一個奇蹟是一個準備，提前彰顯了天主的偉大及他從死者中復活的光榮。耶穌的最後一個奇蹟則是復活的奇蹟；耶穌說到拉匝祿的病：「這病不至於死，只是為了彰顯天主的光榮，並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榮」（十一章第4節）。事實上所有的奇蹟都有這個目的，都是為復活的光榮而準備，讓我們可隱約看到耶穌的光榮，看到這個活生生的人，不只是默西亞，而且是天主，以及他的天主性所帶來的救恩的超越性。
「他的門徒們就信從了他」。奇蹟是用來完成信仰，進而把信仰提升至完美的境界，完全地認同耶穌，瞻仰他的榮耀，接受他的救恩。在這整部福音，作者讓我們注意到這方面的反應。有時候是以稍帶辯護的口氣：奇蹟表現了天主接受行者的所言所行。在在顯示了耶穌是天父所派遣的，因此猶太人的懷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第三章第2節；第七章第31節；第十章第37節；第十二章第37節；第十五章第24節）。此外，為得到較前進的信仰教育，福音作者更深入探究了神蹟的意義，透過基督工程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及他帶給我們的救恩：在那些長篇的講詞中所提到的奇蹟，及當我們注意到神蹟與默西亞神性的光榮之間的關係時，都可看到這些（第二章11節；十一章第4節；十二章第41節）。領悟了奇蹟的意義後應產生信仰，而信仰應能更深入了解神蹟所包涵的基督的啟示，最後能成為某種默觀或瞻仰：瞻仰基督身上天主的光榮。耶穌對瑪爾大說：「我不是告訴過你，你如果信，就會看到天主的光榮嗎？」（十一章40節）。藉著基督為人類所做的工程，可以看到、瞻仰到天主的行動及救恩。本著信仰的眼光在奇蹟裡看到的不僅是奇蹟，而且看到真光的恩惠，看到真實的生命，看到為我們獻身的天主。
聖母論
我們已看到奇蹟主要是彰顯基督，集中在基督這個人身上及他與宗徒們的關係、他與宗徒們信仰的進展過程的關係。然而也不可忘記，用這故事談論聖母，常會得到一些結果或看法，對闡清神學內容或建立基督徒健康的虔敬和信仰態度不太有幫助。因此必須對此稍加注意。
首先要說明的是在整個故事中瑪利亞的名字從未出現過（相反地，耶穌的名字出現了五次）。這表示故事的重心不在於她這個人，而在於她在故事裡的功能，她在故事裡四次被稱「母親」，但這功能卻因耶穌以「女人」稱她而暫時停止。我們知道這個稱呼是耶穌用來否認因血緣而產生的特別的關係。對觀福音也記載耶穌的話說：「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才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
然而耶穌的母親在婚宴上缺酒時以果斷的態度介入此事，因此執行了一個有記號意義的奇蹟，這與她被稱為母親有極大的關係。在故事裡我們看到「母親」角色的功能是把耶穌與缺酒之事搭上關係。但在我們瞭解耶穌在這神蹟裡所顯現的天主性後，可以想「母親」的角色是必要的，因為聖言降生為人是藉著一位母親，他藉自己的母親來接近那需要救恩的我們，從此與人類的世界有了關係。因此在這故事裡母親的介入是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整個救恩工程裡瑪利亞扮演的角色的發展記號。因此我認為母親參與解決缺酒之事的意義要比只把它看成一個哀求的意義更大，這個哀求在第一次似遭拒絕，但由於牠的堅持終得以完成。
但故事裡有關母親的事並不就此結束。耶穌的母親最後一次與僕役們說話後並沒有就此消失。因為在故事結尾，當她領悟了神蹟的意義之後，耶穌的母親再次出現，與宗徒們（那些信了他的人）及弟兄們一起跟隨耶穌而去。在這部福音裡，耶穌的母親一直側身在耶穌的跟隨者中，但她並非以我們所看得見的在公開的生活場合中跟隨耶穌。她自始至終一直跟隨耶穌。她不像那些耶穌的弟兄（第七章），而是像耶穌的愛徒一樣，在十字架旁瑪利亞把愛徒接為兒子。
上述解釋給了瑪利亞一項特殊的地位。這地位符合天主教將她列於被救贖的人群中的這個傳統。她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正因她和門徒一樣因信仰而接受了耶穌。
（本文作者穆宏志神父為輔大神學院新約聖經及希臘文教授）
本檔案未經整理
